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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喜哲学”，浓浓亲情

——悼念“麟舅”于光远学长

○孙殷望（1961 电机）

     于光远学长，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物理系。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

济学家，生前曾任中顾委委员、国家科委

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因病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8 岁。

　　于光远学长是我续弦老伴刘祖荷的表

舅，我随她习称“麟舅”。上世纪 30 年代，

于学长在清华物理系读书期间，几乎每逢

节假日都住在城里的姨母（祖荷的外婆）

家，同包括我岳母在内的几个表弟表妹结

下深厚友谊。有几次，他还组织他们一同

骑自行车到西山“郊游”，以掩护完成地

下革命工作。解放后，“麟舅”和我岳母

同在中宣部（不同部门）任职，两个家庭

过从甚密。祖荷和弟弟妹妹长大后，每年

春节和“麟舅”生日之际都要受母亲委托，

前往拜年和庆生，我和祖荷结婚后也加入

其中。通过十来年（每年至少两次）的拜访，

我看到了一位享誉国内外、著作等身的学

术名家的另一面，即作为普通老者的心灵

和情怀。其中，尤其对他所奉信的“喜喜

哲学”和展现的浓浓亲情印象深刻，使我

体验到一个真正名人所闪耀的真诚人性的

光辉。

　　2003 年 10 月，我和祖荷结婚时，“麟

舅”特地在一小张长方形的红纸上，用毛

笔写了“喜喜哲学”四个字和“祖荷殷望

新婚誌喜”一行小字及署名“于光远”，

作为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我们将这幅裱

在一个镜框中的珍贵墨宝放置案头，时时

品味。开始，我并未深刻理解“麟舅”自

创的这个词语的含义。后来在他写的一篇

短文中读到以下一段文字：“七情喜为首。

对七情，儒、佛和中医说法不一，但在以

喜为首这一点上却无二致。喜不只有情感。

经常乐乎乎，是性格。以天下之乐为乐，

是道德境界。使人欢欢喜喜地接受教育、

完成任务，是工作方法。善于体会和帮助

别人生活过得愉快，是优秀素质。我信奉

喜‘喜’哲学。”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喜

喜”二字，已不只是字面上的本意，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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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他赠我们“喜喜

哲学”四个字，既含有对我们新婚之喜的

祝贺，也含有对我们为人境界的期望。婚

后，我们也信奉“喜喜哲学”，欢欢喜喜

地过日子，各自做自己喜欢的事，各自保

留自己的喜好，各自参加喜欢的活动，并

在此基础上尽力构筑和扩充共同的喜爱。

十年来，我俩退而未休。我有工作（写校

史），她有教学（钢琴），可谓老有所为。

而且，努力做到助人为乐，自得其乐，忙

中求乐，也可谓老有所乐。每次去“麟舅”

家拜访，他听了我们近况的汇报，看到我

们乐观喜气的情绪，都微笑着给予赞许。

　　作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著

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早就

养成了“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好习惯，

一生撰写出版了近百部著述，内容涉及诸

多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被学术界誉为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可以说，他又是

一位思想家、著作家。有论者曰：“思想

者是孤独的”，对大学者只能“敬而远之”。

但于光远学长却恰恰相反，他不仅爱好广

泛，富有生活情趣，人称“老顽童”、“大

玩家”；而且平易近人，宽厚待人，重情

贵友，极具亲和力。特别是他对浓浓亲情

的极为注重和充分展现，令人赞叹不已！

其中的两件事使我深受教育，也在亲友中

传为美谈。

　　第一件：他对女儿和外孙女关爱至

极，简直令人叫“绝”。1963 年 12 月，

女儿小东出生，不久就开始记她的日记，

打算一直记到她自己能够记日记为止，然

后由她接着记，如能一直坚持，就会有一

部“终生日记”。于是，“我很用心地观

察和记录小东每天的生活，特别注意在生

理上、心理上出现的新情况。”遗憾的是，

这本记了两年多的日记，却因“文革”爆

发而被“红卫兵”抄家时“收”走了，两

年多的心血瞬间付之东流！ 1969 年夏，

他戴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

“反动学术权威”三顶帽子，下放到中宣

部宁夏“五七干校”劳动，不久就和五岁

半的小东通信，一年多时间写了 40 多封。

随后，当小东上小学一年级时，他又在“做

不成什么事，闲得发慌”的情况下，为小

东编写了一部“孤本、手抄、自己装订”、

28 开本共 134 页的“小东小字典”，在

普通报纸上写有两千多常用词，以供小学

低年级的小东试用。这本小字典倾注了这

位身处逆境中的父亲对远方女儿最深切的

关爱之情，体现了一种呕心沥血的伟大父

爱。1995 年 5 月 15 日，小东的女儿小非

非诞生了。从那天开始，他又开始写观察

非非的文章，一直坚持了 5 年，写了 101

篇，2001 年结集出版，书名为《非非，

我的观赏动物——外孙女成长日记》（22

万字）。该书编者在“写给读者的话”中

写道：“从 80 岁起，他开始了这些记录：

他细致地观察，理解了婴儿非非和幼儿非

于光远学长及家人和作者夫妇留影。左
起：刘祖荷、孙殷望、外孙女非非、于光远、
女儿小东、夫人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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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的思想，详细地了解了非非语言能力、

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的形成和进步，还有

她的那些弱点。对孩子长大过程中的每一

点一滴内容：发出的新音节，说出的新句

子，对外面事物的叙述，等等，都用教育

学和儿童心理学的角度去思索，去引领孩

子的精神成长。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大约都

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你能像于老那样具体

详细地说出他的哪种能力是在哪一天出现

的吗？你能把你孩子的故事这样详细地

一一讲出吗？”当我读完这本“麟舅”赠

阅的书，面对这两个问题，我只能遗憾而

惭愧地回答：“不能！”因为，在对子孙

的家庭教育上，我们很多父辈祖辈没有像

于老那样重视、自觉、钻研和坚持！正是

基于他这位大学者的可称之为“研究型”

家教，使小东和非非从小就得以健康成长，

为日后的为人为学和成才打下良好基础。

我和祖荷结婚后的头几年，几乎每个星期

天小东都带非非来“姨老师”（非非称祖

荷）家学弹钢琴，我对她母女俩的印象很

好。不仅衣着朴素，彬彬有礼，而且虚心

好学，认真投入，一看就是很有教养。现

在，小东已是北大教授，非非今年从北京

四中毕业后赴美留学，是公认的全面发展

的优秀学生。她的钢琴也通过了中央音乐

学院海内外音乐考级最高级九级，并多次

在北京市中小学生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

可以说，这母女俩的成长过程和优秀表现，

鲜明地体现了于老（包括夫人）对子孙的

浓浓亲情和深深爱意，他在本书中所阐述

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很值得一学。

　　第二件：从 1986 年底起，他自称“学

到这样一个新办法：利用贺年的机会，向

亲友们汇报以往一年本人简况和未来一年

本人打算。”这是一张 A4 纸上用计算机

打印的一封贺年信函，短的数百字，长的

一千余字，每年一封，一直写到 2009 年，

后因年事太高又身患多种疾病，手写已很

困难，才被迫止笔。我在 2003 年与祖荷

结婚成为亲属一员后，也就自然成为贺年

信的读者之一。这些信虽然写得朴实无华，

说的是家常话，不像他的论著和文章那样

充满哲思和文采，但却言简意赅，充满浓

浓亲情。我们从中了解到：这位已步入耄

耋之年却“人老心不老”的知名学者，仍

然“为人民的事业生无所息”，坚持“无

时不思，无日不写”的生活习惯，继续潜

心研究、著书立说，年年有几部新作问世，

仅 2005 年（90 岁时）就出版了 5 本书，

这位“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学者，始终

关注中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

展，不辞辛劳，走遍了除西藏、台湾的所

有省市区，进行调查研究，为地区发展建

言献策”（摘自《于光远同志生平》），

即使在年老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仍坚持“坐

轮椅走天下”，仅 2004 年（89 岁），就

走访了粤、鄂、黔、苏、赣、津、沪等 7

个省市 22 个城市。我还深切感受到：作

为一名优秀的清华学子和知名校友，他的

一生鲜明地体现了母校“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行胜于言”，“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以及在学术上追求古今、中

西、文理“三会通”的优良传统，他是一

位令人敬仰的“清华人”。

　　“麟舅”辞世后，我因生病住院未能

送别。现特在病中写下这篇悼文，以表达

我对他的深切悼念和崇高敬意。他的思想

境界和人格魅力将永远激励晚辈后学，永

远留在大家的心中！


